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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渠道与最佳的学习方式。[1][2]在游戏中，儿童通过想象和充满趣味的互动

来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游戏能够帮助孩童梳理自己的想法、发展对环境的理解、建立自我意识。[3]
[4][5]角色扮演游戏是儿童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想象，借助真实或替代的材料，创造性地反映个人生活

的一种游戏。[6]它涉及对象的转换、塑造和自我认同，容许孩子消化生活、创造生活，是儿童旺盛创造
力的宣泄渠道。[7]角色扮演游戏可以使儿童将认知、运动、情感和语言技能多维结合，使大脑创造或增
强突触链接，[8]从而提升儿童的记忆力、自律性等多方面能力。[9]在角色扮演游戏过程中，儿童通过互

动感知同伴情绪，从而学会解决冲突与矛盾，进而改善同伴关系，[10]儿童对话能力和多种交往表现形

式的发展都得到进步。[11]因此，具备能开展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的幼儿园环境场地尤为重要。
角色扮演游戏作为儿童游戏的主要构成部分，逐渐进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围。现有研究内容

主要从游戏特点、游戏内容、游戏材料等角度出发。 [12]在游戏特点方面，邱学青在其研究中指出角色

扮演游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游戏主题的社会性、游戏情景的概括性、游戏材料和行为的假象性、角
色扮演的多样性等；[13]刘焱指出，角色扮演游戏区别于建构游戏与表演游戏，是儿童遵照内心自主选

择游戏角色、游戏内容以及游戏情节发展方向的游戏。[14]在游戏内容方面，姚伟指出角色扮演游戏内

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分别为游戏主题、材料、角色、动作、情节。 [15]游戏材料方面，邓倩倩指出，角色扮

［摘 要］ 幼儿园户外环境景观是影响儿童户外游戏的重要因素，适宜儿童发展的户外环境景观

应将自然、游戏和儿童发展有效结合，以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以某幼儿园 18名 5~6岁
幼儿为研究对象，通过斯米兰斯基量表和游戏检核表，对幼儿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和人工游戏场

地中发生的角色扮演游戏进行观察评价，以此分析不同户外环境景观对幼儿角色扮演游戏的承载性，

结果表明相比于人工游戏场地，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更易诱发幼儿的角色扮演游戏；幼儿在自然园

林景观游戏场地中的角色扮演游戏类型更丰富，游戏水平也更高。幼儿园应走出把角色扮演游戏定位
为室内游戏的局限，尽最大努力从空间布局、行为设施、游戏道具等方面设计和创建具有自然气息的户
外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支持儿童自发、自主的户外角色扮演游戏，同时让儿童在户外自然园林景观中
得到类似大自然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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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游戏材料要从区域活动、游戏材料属性、幼儿使用游戏材料状况的角度进行配备。[16]国内学者往往

将视线聚焦于如何在幼儿园室内开展角色扮演游戏，[17][18][19] 而忽略了在户外开展角色扮演游戏的可

能性与必然性。
自然教育的概念首先由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他提倡儿童到自然中去，
到环境中体验，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户外游戏场所为儿童提供了与阳光、空气、水和植物充分
接触的机会。已有研究证明，经常与自然接触的儿童也被证实有着更强的心理素质、认知能力和更丰
富的想象力、创造力。[20][21][22][23] 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允许儿童的游戏超出预定的主题范围。科斯科
（Cosco）观察到，相比自然场地，精心设计的人工游戏场地对儿童具有较小的吸引力，也许这意味着
自然元素较高的灵活性与可塑性能够提供更多的游戏机会。 [24]因此，幼儿园创设具有自然气息的户

外游戏环境，才能更好地支持儿童开展户外角色扮演游戏，从而获得来自角色扮演游戏与自然教育

的双重益处。
虽然儿童户外游戏场地环境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但就整体类型而言，不同类型游戏

场地内部的变化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在每一个活动场地里，研究者将根据潜在的行为需求将这些
行为设施分类为自然行为设施或人工行为设施：自然行为设施界定为主要由有机材料的原始形式

组成（树、草地、原木、石头、水、沙子等）；相反的，人工行为设施是由大量生产元素所组合而成（混
凝土道路、塑料模型结构、砖结构等）。同行为设施一样，笔者也对可移动的游戏道具分为自然道
具和人工道具：自然类的道具是指来自自然界的道具（树叶、石头、木材等）；人工类的游戏道具包
括了所有人工制造的道具（沙铲、橡胶球、牛奶箱等）。基于以上，笔者定义“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
地”（以下简称自然场地） 为一种主要由自然物构成的行为设施和游戏道具所形成的游戏场地；
“人工游戏场地”（以下简称人工场地）为一种主要由人工类游戏道具和成品类游戏设施构成的游
戏场地。比起人工场地中一成不变的人工行为设施与人工道具，自然园林景观场地中可以随着季
节变化的自然元素能够激发更多数量与更深水平的角色表演游戏。自然园林景观场地中的大树、
灌木丛不仅作为环境行为设施，并且它的叶子、种子、枝干等作为游戏道具可以给角色扮演游戏带
来更多种可能性。 [25] [26]有研究表明，远离大型电机驱动设备活动的自然环境提供的安静空间对角

色扮演游戏更具包容性。 [27]

创设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目的在于在游戏过程中为儿童提供类似在大自然中活动与互动的

经验与体验，以弥补儿童远离自然的现状与缓解“自然缺失症”。与此同时，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的
理念与视角正可以和幼儿园应为儿童角色扮演游戏提供自然的户外环境的追求相吻合，因此可以尝

试从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设计理念与视角来审视和分析幼儿园当前的户外环境，探究其在支持儿

童角色扮演游戏开展方面的作用。探究不同的儿童户外游戏场地种类与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的关系，
由此判断游戏场地内的自然元素对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的促进与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种类与层次的丰

富是否有积极作用，对日后自然教育式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提出意见与参考，以及为户外角色扮演

游戏场所的创设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场地

研究场地选择南京市某幼儿园，幼儿园主要户外活动场地围绕教学楼围合的中心广场，并按照

以上概念将场地分为人工场地和自然场地。人工场地由人工行为设施（橡胶地面、砖结构）与人工游
戏道具（沙铲、锅、塑料盒）组成；自然场地由自然行为设施（腐叶和草皮覆盖的自然地面、沙坑、大型
木质爬架、原木座凳）与自然游戏道具（树叶、灌木丛、石子、沙子）形成。
（二）研究对象

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儿童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儿童的发展价值得到不断提升，而儿童开展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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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游戏的质量决定了这种游戏对于儿童发展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因此在此次研究过程
中，因变量即是儿童分别在人工场地和自然场地自发开展的角色扮演游戏的质量。
研究对象选择入读幼儿园中（1）班的 18 名儿童，将其作为整个研究周期的参与者，年龄分布

在 5～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6 岁，其中男孩 10 名，女孩 8 名（生理、心理均健康）。选择中班原因
如下，中班有一定经验但水平还不是很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考察中班在不同场地中

的角色扮演游戏表现，才能看出作为环境的不同场地因素对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的影响，从而达到

此项研究的目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运用斯米兰斯基量表（Smilansky scale for evaluation of dramatic and so－
ciodramatic play）[28]与改编自桑德拉·海德曼（Sandra Heidemann）和迪波拉·休伊特（Deborah Hewitt）的
《游戏检核表》[29]共同组成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类型和水平的分析框架。
斯米兰斯基量表将儿童角色扮演游戏划分为五种，分别为：模仿单人角色扮演、假想（make-be－

lieve）对象、假想行为和场景、互动（Interaction）、言语交际。这些行为分别具体表现为：模仿单人角色，
孩子使用自我参照，通过模仿声音或动作进行角色扮演，延展出超越自身的性格特征；假想对象，孩

子对着虚空进行对话、互动行为，模拟一个实际对象；假想的行为和场景，孩子通过对着虚空进行对
话、互动行为模拟身处的场景；互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合作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一个孩子命令、
解释、提供游戏道具或者给同伴手势，同伴倾听、接收他的意图和按照他的建议来完成角色扮演游
戏；言语交际，在游戏场景中搭档直接的口头对话，孩子通过说话表达扮演角色的特征。
根据以上行为，可以进一步确认角色扮演游戏类型：单人角色扮演游戏（Solitary Dramatic）、社会

角色扮演游戏（Socio Dramatic）、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Complex Sociodramatic）。单人角色扮演游
戏是发生模仿单人角色扮演、假想对象、假想行为和场景三种角色扮演行为之一的游戏行为；社会角
色扮演游戏是在发生互动的情况下，发生模仿单人角色扮演、假想对象、假想行为和场景以及言语交
际四种角色扮演行为之一的游戏行为；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需要玩家更高的认知和社会技能，

是在发生互动的情况下，发生模仿单人角色扮演、假象对象、假象行为和场景、言语交际中至少三种
行为并且具有一定持久性的角色扮演行为。
《游戏检核表》以“物品假装”“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游戏的持续性”三个维度来考察儿童角
色扮演游戏的水平。每个维度有 3个不同发展程度的指标，如“物品假装”———不使用物品假装、使用
真实物品、使用假象物品替代真实物品；游戏情景的语言表达———没有使用语言交流、用语言向同伴
描述、与同伴共同创造游戏情节；游戏的持续性———0～5 分钟、5～10 分钟、10 分钟以上。为更清楚地
体现游戏水平，我们对游戏水平进行打分，每项满分 2 分，总分 6分。
研究团队利用幼儿园在每日上午 9：00～9：30的日常自由活动进行观察，18 位儿童自由选择在 A
或 B场地进行游戏（儿童对 A和 B场地均熟悉）。在得到幼儿园的支持与安排下，研究小组自 2018年 9
月 3日到 2018年 10月 5日（每周各 1天，共 5周，每次半小时）进行观察。研究小组为 9人（7位大学
生、2位老师），每位观察者对 2名儿童同时进行观测。在观察前进行“制订目标—计划—前期观察—观
察—数据记录与整理—评价游戏技能”的过程的培训，在观察过程中将使用计时器和自绘的记录表格。
角色扮演游戏中，如果游戏时间少于 10 分钟，幼儿将无法建立完整的游戏场景，从而无法获得

游戏益处，[30]所以研究团队使用 10 分钟作为一个观察单元。在半小时儿童自主选择游戏过程中，观
察儿童的行为特征、同伴交往方式和游戏持续时间，记录同伴之间的交谈方式和内容。
为避免观察者的介入对数据产生影响，实验将前一周定义为过渡期，不计入最后数据；为了避免

开始和结束的影响，研究团队采用每个观察周期的中间一个单位时间作为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为避免教师的介入、引导和支持，教师只在有危险情况下允许介入儿童活动。此外，实验记录的是儿
童“自发”开展的角色扮演游戏，所以研究团队将所有其他类型的游戏都归类为“其他例行任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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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厕所或由老师主使的行为会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观察并记录在两个场地中发生角色扮演行为数量，发生角色扮演行为的儿童中是否发生模仿单

人角色扮演、假想对象、假想行为和场景、互动、言语交际行为，以及各场地开展的每种类型的角色扮
演游戏的水平评分，最后将数据进行汇总，运用图表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人次分析

研究团队对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和人工游戏场地中儿童发生角色扮演游戏的人次进行统计

分析（表 1），判断场地类型的变化对角色扮演游戏的发生频率是否有显著影响。
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和人工游戏场地参与角色扮演游戏儿童总人次分别为 124、85，平均人

次分别为 15.50、10.63，未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儿童人次分别为 20、59，平均人次为 2.50、7.38。
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儿童人次远远大于在人工游戏场地进行角色

扮演游戏的儿童的人次。由此可知，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可以激发更高的角色扮演游戏发生频率，
更能为儿童提供更多角色扮演的机会。

表 1 不同类型场地参与角色扮演游戏人次统计表

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 人工游戏场地

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儿童
总人次 124 85

平均人次 15.50 10.63

未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儿童
总人次 20 59

平均人次 2.50 7.38

（二）参与角色扮演游戏的类型分析

研究团队对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表 2）和人工游戏场地（表 3）中儿童发生角色扮演游戏的类
型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场地类型的变化对角色扮演游戏的类型是否有显著影响。
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进行单人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色扮演游戏、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

游戏的人次分别为 25、38、61 人次，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内发生的单人、社会、复合性社会角色
扮演游戏人次的比例分别为 20.16%、30.65%、49.19%。

表 2 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游戏类型统计表

有效观察单元
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人次）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① 3 6 6

② 2 6 7

③ 2 5 9

④ 1 7 10

⑤ 4 3 8

⑥ 5 4 5

⑦ 5 2 8

⑧ 3 5 8

总数
25 38 61

124

比例 20.16% 30.65% 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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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游戏场地中，进行单人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色扮演游戏、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的人
次分别为 41、27、17 人次，在人工游戏场地内发生的单人、社会、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人次的比
例分别为 48.24%、31.76%、20.00%。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
色扮演游戏、单人角色扮演游戏发生的频率依次下降，其中，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占到将近半
数。与之相反的是，在人工游戏场地中角色游戏类型的统计中，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色
扮演游戏、单人角色扮演游戏发生的频率依次上升。
由此可知，人工场地往往为儿童提供一种短暂的单人角色游戏，缺乏一定条件诱发儿童进行长

时间复杂角色扮演游戏；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则与之相反，它呈现出对角色扮演游戏更强的承载

力，相对于人工游戏场地而言更适合诱发、开展、进行更为复杂的角色扮演游戏类型。
表 3 人工游戏场地游戏类型统计表

有效观察单元
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人次）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① 5 4 3

② 4 4 2

③ 5 3 2

④ 6 3 0

⑤ 4 2 3

⑥ 5 5 2

⑦ 6 3 3

⑧ 6 3 2

总数
41 2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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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48.24% 31.76% 20.00%

（三）不同场地中角色扮演游戏水平分析

研究团队对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表 4）和人工游戏场地（表 5）中各种类型的角色扮演游戏的
游戏水平分数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场地类型的变化对不同类型的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水平是否有显

著影响。
表 4 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角色扮演游戏水平统计表

有效观察单元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平均分数

① 3.33 4.33 5.67 4.44

② 4.00 4.67 5.72 4.80

③ 4.00 5.00 5.67 4.89

④ 3.00 4.50 6.00 4.50

⑤ 3.75 4.67 4.75 4.39

⑥ 3.80 4.50 4.40 4.23

⑦ 3.67 5.00 4.25 4.31

⑧ 4.00 4.40 4.75 4.38
平均分数 3.69 4.63 5.15 4.49

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单人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色扮演游戏、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水
平的平均分数分别为 3.69、4.63、5.15，角色扮演游戏水平平均分数为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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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工游戏场地中角色扮演游戏水平统计表
有效观察单元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平均分数

① 2.25 3.50 3.67 3.14
② 2.40 3.20 4.00 3.20
③ 3.00 3.34 3.67 3.34
④ 3.00 2.67 4.00 3.22
⑤ 2.80 3.50 4.00 3.43
⑥ 3.25 3.25 4.00 3.50
⑦ 3.00 3.00 3.50 3.17
⑧ 3.33 3.67 3.00 3.33
平均分数 2.88 3.27 3.73 3.29

人工游戏场地中，单人角色扮演游戏、社会角色扮演游戏、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水平的平均
分数分别为 2.88、3.27、3.73，角色扮演游戏水平平均分数为 3.29。
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每种类型对应的游戏水平评分均大于人工游戏场地中的角色扮演

游戏水平评分，由此可知，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相比人工游戏场地更有利于角色扮演游戏水平的

提高。
通过建立角色扮演游戏质量评估体系，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复杂度更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上，

还是在提供更高水平的角色扮演游戏的方面，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都呈现出相较于人工游戏场地

更强的承载力。
（四）游戏数量、游戏类型、游戏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既然自然场地和人工游戏场地发生的角色扮演游戏在游戏人次、游戏类型、游戏水平上存在显

著差异，研究团队进一步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检验，以证明其差异确实显著。
1. 检验方法。
卡方检验是一种被广泛利用于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样本率之间关联性的显著性检验。当相比较
样本的差别是由本身内在因素引起而非抽样误差所致时，卡方值 x2就大，相应的 P 值，反映由抽样
误差引起的样本差别的概率就小。这时就称两样本差别“有显著性”或“有高度显著性”。反之，卡方值
x2越小，P值就越大，则称两样本差别“无显著性”。

2. 游戏参与人次的显著性检验。
研究团队利用分别在自然场地与人工场地发生角色扮演游戏与未发生角色扮演游戏参与的人

次进行统计，进而计算出卡方值 x2=26.53>x20.001，P＜0.001，也就是在自然场地与人工场地发生角色扮
演游戏的人次存在显著差异。（表 6）

表 6 场地类型与游戏参与人次统计表

发生角色扮演游戏 未发生角色扮演游戏 合计

自然场地 124（104.5） 20（39.5） 144
人工场地 85（104.5） 59（39.5） 144
合计 209（72） 79（72） 288

游戏参与人次

场地类型

注：人次数目中括号前面是实际数，括号里是理论数

3. 游戏类型上的显著性检验。
研究团队利用分别在自然场地与人工场地发生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类型数据统计，进而计算出

卡方值 x2=26.53>x20.001，P＜0.001，也就是在自然场地与人工场地发生角色扮演游戏的类型存在显著差
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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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场地类型与游戏类型统计表

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合计

自然场地 61（46.28） 124
人工场地 17（31.72） 85
合计 78 209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25（39.16）

41（26.84）

66

社会角色扮演游戏

38（38.56）

27（26.44）

65

游戏类型

场地类型

注：人次数目中括号前面是实际数，括号里是理论数

4. 游戏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得到更直观的数据，我们将游戏水平分数进行分类，获得 4~6 分的为优秀，2~3.999 分为良
好，0~1.999 分为差。汇总数据如下表（表 8），计算得出卡方值 x2=13.08>x2

0.01，P＜0.01，也就是说在自
然场地与人工场地发生角色扮演游戏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表 8 场地类型与游戏水平情况统计表

差 合计

自然场地 11（20.17） 124
人工场地 23（13.83） 85
合计 34 209

优秀

27（22.55）

11（15.45）

38

良好

86（81.28）

51（55.72）

137

游戏水平等级

场地类型

注：人次数目中括号前面是实际数，括号里是理论数

四、讨论

（一）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易诱发角色扮演游戏

在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内，游戏道具的选择范围更广。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内包含的游戏
道具可分为景观生态设施和低结构的自然材料和废弃物。
景观要素在空间上具有时空异质性，一方面，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的植物生境在时间线索

上具有生长变化、颜色变化、季相变化等复杂动态变化，其组成的弹性可变化的场地为儿童提供参与
感和体验感，鼓励儿童与景观进行互动，也为孩子提供自创的自然学习和同伴教学，这些在现代城市

环境中是无法满足的。另一方面，植物生境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匀性带来多种变化，具有高和矮、深
和浅、开阔和狭窄、复杂和简单、有序和杂乱等的对比，营造出来多样的空间尺度，为儿童创造出或独
自或合作的空间类型。
自然材料是角色扮演游戏的良好触发点，在质地上有软硬、冷暖、粗糙和光滑等丰富的触觉感

受。这种未经过精心设计的材料不为限定的游戏主题服务，没有明确的用途，儿童在把玩的过程中利
用想象力将其赋予引申意义，例如捡拾偶然放置的小木棍或者是简单的落叶，作为“过家家”的材料
和食材，打破了空间和材料选择上的常规思想，易创造出沉浸式体验过程。
（二）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发生的角色扮演游戏类型更丰富

儿童在自然游戏场地内活动自由度更高。在人工场地中，功能性设施一般无法承担儿童复杂的
角色扮演游戏。由于材料对儿童的游戏行为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儿童对于材料的使用很容易受到
材料本身所预示的固定功能的限制，形象越逼真的材料暗示性也越强。[31]不可移动的成品类游戏设施

限制儿童只能挑选游戏主题。而自然游戏场地内无明确功能的设施为儿童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
间与创造能力。自然游戏场地中可塑的有机表面材料、多样化的地形鼓励儿童探索与自然世界的交
互。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主创造游戏主题：走进灌木丛寻找瓢虫，在山坡上利用一小片区域
作为“家”，在大树下找到落叶作为“做饭”的材料和在草丛中寻找昆虫作为“宠物”，从而激发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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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游戏。因此对于儿童来说，自然游戏场地可能比人工游戏场地的精心设计的设施能够产生更有意
义的接触。
（三）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中角色扮演游戏的水平更高

游戏体验感对角色扮演游戏质量也存在很大影响。在自然游戏场地中，活动自由度高、主题不
限、游戏道具丰富、空间尺度宜人，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更愿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人与单人、单人与环
境、单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互动中。自然游戏场地空间较开阔，不同主题间的空间划定设置不明
确，这为不同主题的交流提供可能性，在两个主题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两方使用的低结构自然材料可

重新赋予意义，同时满足假象、互动、言语交际，自如地进行社会角色扮演游戏与复杂社会角色扮演
游戏之间的转换。另一方面，自然游戏场地未规定儿童利用道具进行角色扮演游戏的区域，儿童可自
主选择活动对象和活动类型，尊重单人角色扮演活动的发生，也鼓励儿童的合作行为。在儿童思维发
展层面引导自主自发地对游戏主题进行思考与拓展，自我判断合作的必要性，有助于丰富生活经验。

五、教育建议

一个将艺术美、技术美、自然美三者合而为一的户外环境景观，是儿童进行角色扮演游戏的最佳
空间，它不仅对角色扮演游戏的承载性更大，而且往往能够引导儿童触发更多的角色扮演游戏机会，

增强儿童户外活动的自由玩耍度和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我国的基本现状是：幼儿园倾向于将角色
扮演游戏当成是室内游戏，认为在室内开展这类游戏已能满足儿童的游戏需求，因此无须在户外开

展。这是极为不可取的。当前的幼儿园尤其是城市幼儿园在无法建成森林幼儿园的客观环境限制下，
对于如何遵循“自然化”的理念和视角，尽最大努力设计和创建具有自然气息的户外环境，从而最大
限度地支持儿童自发、自主的户外角色扮演游戏，同时让儿童得到类似大自然的熏陶，笔者提出以下
建议：

（一）空间布局

在设计中将其定位于一个有组织的自然游戏场地。设计策略上利用自然行为设施作为控制点塑
造有引导作用的功能分区。建议根据角色扮演游戏类型设置多样的空间体验。进行单人角色扮演行
为的儿童期望强烈的私密感和对空间的控制权，一个安静且围合度高的小空间，例如小木屋、灌木四
面限定的圆形空间，可容许儿童自如地进行游戏；而复合性社会角色扮演游戏要求多人合作进行，那

么不仅仅需要一个开阔的、自然行为设施丰富的空间，而且要求不同功能分区高度交互，既有明确的
路径相连接，又在主题上有一定关联。
（二）行为设施

自然物构成的行为设施作用于功能分区内部，起到控制儿童角色扮演游戏发生效果的作用。在
幼儿园有限的面积中创造一个具有自然气息的户外环境，可通过模糊景观元素和行为设施完成，使

得自然景观不仅“可看”更“可玩”。由于儿童身体条件的限制，在移动过程中触摸地面时间最长，游戏
进程中植物利用率最大，从铺地选择和植物配置两方面入手，操作难度小，作用效果好。例如用耐践
踏草皮局部配置开花草本、沙坑配置卵石和小灌木、木制品结合落叶乔木，既在时空异质性上满足儿
童追求趣味性和多样性，又支持儿童席地而坐进行角色扮演游戏。
（三）游戏道具

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物构成的行为设施可以转化为游戏道具的提供者，在天气、季节变化的作用
下，掉落的枝条、花、叶可以作为良好的游戏道具；松散材料如碎木屑、砂和落叶层等缓冲材质也可转
化为结构上易改变、游戏过程中易复原的游戏道具。采用类似自然材料进行装点，鼓励儿童独自或协
作发展思维，也是创造自然情景式的场地环境的渠道之一。
幼儿园自然园林景观游戏场地可以给儿童带来更丰富与更高质量的角色扮演游戏体验。研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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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对未来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规划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在更好地促进学龄前儿童角色扮演游戏的同

时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瞿葆奎.课外校外活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18.
[2]王小英.学前儿童的游戏与学习：内在的连结性[J].学前教育研究，2013（7）：3-7.
[3]曹中平.儿童游戏的认知心理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00（3）：37-39.
[4]RUBIN H， COPLAN J. Social and nonsocial play in childhood：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erspective[J].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998：144-170.
[5]郭力平，许冰灵，李琳.游戏对于促进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J].心理科学，2001，24（6）：749-751.
[6][11]李娟娟.开展大班幼儿户外角色游戏的有效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8（1）：70-72.
[7][10]PETEAKOS H，HOWE N. The influence of the physical design of the dramatic play center on

children’s play[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1996，11（1）：63-77.
[8]BERGEN D. The role of pretend play in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 Practice，2002，4（1）：13.
[9][28]ELIAS C L，BERK L E. Self-regulation in young children：Is there a role for sociodramatic

play?[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2，17（2）：216-238.
[12]董丽媛 . 角色游戏对 3~6 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

2014：15.
[13]邱学青.学前儿童游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03-408.
[14]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03-408.
[15]姚伟.学前教育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5-167.
[16]邓倩倩.幼儿园中班幼儿角色游戏材料的配备与使用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38-43.
[17][30]金彩虹.幼儿园角色游戏活动开展现状及策略研究[D].信阳：信阳师范学院，2018：23，32.
[18]郑佳，张宪冰，韩威.幼儿园区角游戏环境创设的策略[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31（15）：62-64.
[19]蔡超.略谈幼儿角色游戏区的建构：环境材料与自主游戏的实践研究[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

2017（3）：135-136.
[20]李姗泽，李传英.浅论幼儿假装游戏的“符号”价值[J].学前教育研究，2007（2）：46-49.
[21]WHITE R. Young children’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its importance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 the earth’s future[J]. 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2004：31-33.
[22]WHITE R．Benefits for children of play in nature[R]. 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

2004：63-67．
[23]但菲，冯璐，王琼.表演游戏对 4～6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影响[J].学前教育研究，2009（8）：13-16.
[24]COSCO N G，MOORE R C，ISLAM M Z. Behavior mapping：a method for linking preschool

physical activity and outdoor design[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2010，42（3）：513.
[25]INGUNN F，SAGEIE J.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playground for children：landscape de－

scription and analyses of a natural playscape[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00，48（1）：83-97.
[26]张新立.让儿童的游戏亲近大自然[J].学前教育研究，2006（5）：38-40.
[27]VANDENBERG B. Environmental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social play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1981，31（1）：0-175.
[28]ELIAS C L，BERK L E. Self -regulation in young children：is there a role for sociodramatic

play?[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2，17（2）：216-238.

87



[29]海德曼，休伊特.游戏：从理论到实践[M]．邱学青，高妙，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3-95．

[31]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87．

Analysis of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Role-playing Games in Kindergarten
Different Outdoor Landscape Venues

Xiaoran Wen，1 Yihong Yang，1 Jinxian Pu，2 Lei Huang，1 Xuan Yu，1 Yuting Deng1

（1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ge of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 China；
2Nanjing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Kindergarten outdoor environment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children’s outdoor
games，and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utdoor environment landscapes suitable for children can effectively combine nature，gam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In
outdoor games，Dramatic Play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ypes of games in outdoor games. They have
a clear theme，use illusion symbols，and play a role -playing game for children. The study used 18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5~6 in a kindergart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observe the game experienc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natural garden landscape game venue and artificial game venue. Through the
Smilansky Scale for evaluation of dramatic and sociodramatic play and the Play Checklist. Evaluate the
occurrence rate，game type and game level of the Dramatic Play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venue，and
analyze the load-bearing of the Dramatic Pla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ame venues composed of natural
elements that stimulate children’s creativity can more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role -playing of compound
game types，which can bring children a richer gaming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expect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Key words： outdoor environment landscape， outdoor play venues， dramatic pla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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